
! ! ! ! !"世纪末，浦东开发建设势如破
竹。按照黄浦江两岸发展规划的要求，上
海港码头先后迁出了黄浦江。上港七区
也迁出塘桥社区，移到罗泾继续从事煤
炭装卸作业。同时，港务局实行政企分
开，体制改革。在这样的变动中，码头号
子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事过境迁，三十多年过去了，唱号子

的“老码子”大部分先后离世，唱号子的
“小码子”也都一一退休，我也调出了上
海港。记得号子队最后的盛大演出，是在
#$$#年 %月下旬，上海港纪念中国共产
党建立 &"周年的音乐舞蹈史诗《大江凯
歌》中的激情展示。《文汇报》还在头版刊
登演出广告，黄浦区体育馆是上海港号
子队最后谢幕的舞台，有 !'个国家的港
口代表团观赏了演出。当号子唱完最后
一个音符，全场中外来宾起立鼓掌致敬。
码头号子远离了我的耳畔，深埋进

我的心底……
!""%年的一天下午，我忽然接到塘

桥社区文化中心的一个电话，约我一起
晚餐。餐桌上意外相遇两位老朋友：一位
是一生从事民歌研究的上海音乐学院教
授黄白，一位是热衷于搜集民族民间音
乐的作曲家侯小声。原来，塘桥社区决定
依靠专业力量拾起上海港码头号子，并
准备将此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项
目的发起者是塘桥社区文化中心的工作
人员韩卫国先生，他是原上港七区工会
的一位干事，二胡、板胡拉得很好，参加
过码头号子的乐队伴奏，手上留存着号
子的唱本总谱。老韩退休后应聘到塘桥
社区文化中心从事群文工作，把上港七
区号子队的作品移植到了塘桥社区。

激昂的码头号子又在我的心中响
起！我向塘桥社区提供了号子队组建、创
编、演出的所有情况，还把留存的有关珍
贵图片全部奉献。
塘桥社区党工委领导高度重视码头

号子的“申遗”工作，他们组建了专门普
查小组，翻阅大量文史资料，并走访许多
媒体，还走南闯北在江苏农村寻找到上
港七区号子队仍健在的九十高龄“老码
子”程年碗。在专家指导下，塘桥社区普
查小组的工作人员还踏遍黄浦江两岸，
挖掘整理了大量过去上港七区号子队未
唱过的码头号子。在完成了一个艰辛的
探寻过程之后，塘桥社区的上海港码头

号子“申遗”，终于在 !""%年、!""&年、
!""(年连升三级，三年间通过了从浦东
新区到上海市最后到国家专业机构审核
考评，最终光荣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入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宝库！

按照“申遗”工作的要求，申报的项
目不仅必备书面、音响资料，还要有具体
的文化形态。而塘桥社区在上海港码头
号子“申遗”工作开始之前的 !"")年，已
从社区合唱团中挑选十来位形象好、声
音亮的男演员，组建了一支塘桥社区号
子队。这支号子队的成员中只有一位上
港四区的退休工人，其他都是别的行业
的退休人员。

自然，这些“外行”学唱码头号子并
不容易。尽管他们大都识谱，但是要唱出
谱上无法标识的情绪、气质是需要体验
的。于是，他们去请教在海港工作的退休
工人，体会码头装卸的繁重与艰辛，并刻
苦练唱，逐步进入神似的艺术境界。号子
队先在社区演出一炮打响，然后在浦东
新区与上海市级文艺汇演连连获胜。

!"*+年，号子队光荣地代表上海参
加全国原生态民歌演唱大赛，荣获全国
大赛第二名。塘桥社区号子队，在“申遗”
前后连演 !""多场，媒体报道、电台录
音、电视录像，忙得不亦乐乎。
去年 **月 %日，他们还应邀到东方

艺术中心歌剧厅演出，主办方是上港国
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憾的是，
码头号子的“产地”上海港已经没有码头
号子了，要听“自家的号子”还得外请，真
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号子队队员有点
诚惶诚恐，认为这场演出是“关公面前舞
大刀”，不知反响会如何？他们没想到，在
全场 *!个节目中，码头号子风头最健，
从出场到结束，掌声此起彼伏，热烈非
凡。也许正因为是在“产地”演出，才会有
如此强烈的共鸣吧！
塘桥社区的号子队还走进高等学府

的礼堂，登上国际文化的论坛，他们的唱
本还成了区域性中学的音乐教材。在流
行音乐与轻歌曼舞相伴的舞台上，码头
号子的声浪爆发，如异峰突起，石破天
惊，不仅赋予日趋阴柔的舞台以阳刚的
壮实，而且给物欲横流的社会以惊醒。码
头号子所显现的自食其力、刻苦负重、勇
于担当的精神及其步调一致的坚持，为
观众高度认可，也为当今社会所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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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有潮头水有源
说来有意思，此次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中心组团赴巴西参加国际交流演出的号子
队，却并非出自上海港，而是隶属于塘桥民间
艺术团。塘桥与上海港码头号子有何关系？原
来这个“码头号子”是上海港的“遗腹子”，后
来成了塘桥社区认领的“养子”。
说来话长了。那是 *$&*年秋季，位于浦

东塘桥路的煤炭装卸专业码头上港七区举行
迎国庆文艺汇演，装卸一队爆了个冷门，唱起
了上海港的绝响———码头号子。%位“老三
届”的“小码子”，把老工人在旧社会扛包挑煤
时呼叫的几种号子串起来清唱一遍。虽然整
个演出只有几分钟，却引得全场掌声雷动。

表演码头号子，其实是这些“小码子”的
学习成果。上世纪 %"年代初，上海之春音乐
舞蹈汇演曾邀请上海港的老工人组团清唱码
头号子，并录制了唱片。从此，上港七区的码
头广播站几乎每天要放几遍码头号子。装卸
一队二班的“小码子”蔡盛和特别喜欢听，在
他的提议下，几个“小码子”借出广播站的唱
片，下班之后一起学唱排练起来。继承老工人
的优良传统，这倒也算一项。
“小码子”的演出引起关注。不久，我接到

港区指派的任务———整理码头号子。那时我
也是上港七区装卸六队的“小码子”，一个在
报刊上发表过几首诗歌的文学青年。于是，我
开始追寻上海港码头号子源远流长的历史。

我走进了位于高阳路上港五区 ))仓库
二楼的上海港港史展览会。
隋朝初年，上海出现第一个市镇———华亭

镇（今松江区域），标志着上海地区港口的形
成。大约清康熙年间，上海港出现了专门从事
码头装卸的“脚夫”，按其搬运方式分为“扛夫”
与“箩夫”。“脚夫”大都是周围市镇的一些贫
民，手拉肩扛时为了减压呼叫的“嗨呦嗨呦”，
虽然单调，却是上海港最原始的码头号子。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
至 *$'*年，上海港船舶进出口吨位已居世界
第 &位，成为远东航运中心。抗日战争前后，
江苏、湖北一带灾荒连年，战火蔓延，避灾逃
难的农民潮涌上海滩。不少农民工到码头扛
大包维持生计。他们一天装卸作业满身臭汗，
被贬称为“臭苦力”。
大量外来劳力进入上海港码头后，为维

护自己可怜的生存，各地苦力结帮成派，集体
作业。因为在超负荷肩扛手抬的装卸劳动中
都要喊号子，又因各地乡音与装卸方式的不
同，便形成了长江号子、苏北号子、连云港号
子、湖北号子与扛棒号子、挑担号子、起舱号
子、堆装号子、搭肩号子等极其丰富、渐显音
乐性的号子荟萃。码头号子是上海港码头工
人艰辛劳作的“历史录音”。

当时，我走访了一批“老码子”，其中，颇
有几位人高马大、声音宏亮的“号子歌手”。
后港区决定从各个部门挑选一批在旧社会
喊过号子的“老码子”，与装卸一队二班的
“小码子”一起“整编”，组建成上港七区码头
号子队。
然而，使我为难的是，当时上级要求改编

的码头号子不仅要“忆苦”，还要“思甜”，原生
态的码头号子悲愤、凝重的情绪显然无法胜
任这个新要求。怎么办？我束手无策。

越江飘来“两朵花”
当时上海市群众文艺小组办公室

指派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指挥家黄佩
勤先生与上海人民评弹团的赵开生先
生到港区与我合作。黄佩勤是儿艺誉满
剧坛的《马兰花》的乐队指挥，赵开生则
是脍炙人口的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的
作曲。黄先生擅长作曲并熟悉歌舞艺
术，赵先生熟悉戏曲艺术，他们俩“珠联
璧合”，以我的新编唱本为依据，运用淮
剧等地方戏曲音乐素材改编码头号子，
增设了低吟浅唱，委婉、深沉的乐段，使
那些原来高亢的号子在表现新中国码
头工人豪情壮志的同时也糅进明快的
音乐色彩，使其挺拔而又嘹亮。这样，低
沉与挺拔、凝重与明快、暗淡与嘹亮，形
成了新旧两个社会环境的鲜明对比，就
像大潮有了波峰浪谷的跌宕，造就了澎
湃的艺术力量。改编的号子有了主题旋
律的贯穿，更显性格化、剧情化、程式
化，也就具备了舞台艺术的作品形态。
越江!两位从浦西到浦东"飘来的

“两朵花”，使码头号子“锦上添花”，产
生了新的艺术魅力。从此，码头号子有
了乐队伴奏与无伴奏两个演出的版
本。上海市群众文艺小组办公室还派
来一位舞蹈编导金国华，为号子队设
计了舞蹈动作。
但这下却苦了那些“老码子”，他

们手脚坚硬难以手舞足蹈，且改编的
号子有乐谱并编配了伴奏，不识字的
“老码子”更不识谱，而不识谱定然难
记谱，于是全靠“小码子”一句句教。起
先是“老码子”教“小码子”唱码头号
子，现在“小码子”倒过来做“师傅”了。
在 ,年多的时间里，我作为这个

号子队的编创与领队，率队应邀走遍
上海，到各处演出。每场演出，码头号
子都是独领风骚的压轴戏。常常，在
“大小码子”的“哎唷里，哎唷拉”声中，
全场观众都情不自禁地随着节奏击
掌，场面极其热烈……当领唱的“老码
子”夏克云咏叹之后放声高歌，轻松划
过 -./- 0，声冲云天，令一些专程来
观摩号子的歌唱家都瞠目结舌！
媒体纷纷报道。《文汇报》刊登了

号子的全部唱本与编创体会，电台、电
视台、唱片公司先后邀请录音、录像。
码头号子很快引起海外的关注。美国
耶鲁大学的历史博士专程赶来访问，
向我了解号子的产生与码头工人的历
史境遇。英国磐石电影制片厂的摄制
组到港区拍摄码头号子的排练与演
出。上海电影制片厂委派梁廷铎先生
担任码头号子电影纪录片的导演。

正当梁导演决定为“老码子”补镶
牙齿试镜的时候，传来北京密令，上影
厂全线停产，集中力量赶拍《盛大的节
日》。这是一部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
的阴谋电影。号子队被“请”
出了摄影棚，空欢喜一场
的“老码子”
抱憾终生。

! ! ! ! !+**年 ,月，号子队接到去德国参
加国际民间艺术交流演出的通知，但限
于名额，号子队只能派部分队员出访。
队员王志强列入出访名单，他欣喜若
狂，回到家里放声练唱，声震邻里。妻子
说：“你有精神病啊！”

!+**年 &月，号子队在德国分别参
加了“!+**年第九届露莎提亚国际民间
艺术节”和“贝克国家民俗节”，码头号
子唱响了包岺与谢瑟尔。德国观众惊
呼：“太震撼了！”当地“粉丝”跟踪号子
队，看了一场又一场，“012345 61437!

1425 8437924:5 :;！:;！”赞叹不绝
于耳。德国萨克森周报、包岺报等媒体
做大篇幅报道，柏林广播台录制了“上
海港码头号子”专题节目实况播出，
<=>电视台也作了专题录像报道。

!"*!年 %月，号子队又出访巴西，
参加“马托格所州民间艺术节”。在卡塞
雷斯市主舞台与卡塞雷斯州大学城、米
达索市·迪欧斯特小镇一共演出 &场，同
台演出的还有巴西、智力、乌拉圭、斯洛
文尼亚的艺术团队。这些国家的代表队

都是表演民族歌舞，演员主体是青年男
女，唯有中国队的演员都是老年人。除了
号子，塘桥社区还带去了舞龙、扯铃、秧
歌等，所以卡塞雷斯市市长称赞：“中国
老头老太能有这样的状态演出，说明中
国人的生活是幸福的。”
让队员们难忘的是，当他们行进在卡

塞雷斯市的大街，不断被街道两边欢呼的
市民所拦截，他们一边走一边表演，短短
一站公交车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半小时。许
多巴西青年手举着自己手绘的纸质五星
红旗使劲摇动，高呼“012345 01234！”当
他们看到队员们手上的布质五星红旗，纷
纷涌上来用纸质五星红旗换布质五星红
旗，然后高高举起。看到自己可爱的祖国
在异国他乡被世界托举，队员们激动得泪
流满面，连声高呼“中国万岁！”

汉朝的刘安在他的《淮南子》中说：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
此举重劝力之歌也。”码头号子游走世
界、震撼海内外的艺术实践又一次证明
了一个最朴实的真理：艺术起源于劳动，
而劳动最光荣！

“养母”挺身来“领养”

走出国门惊世界

!"#$年上港七区码头号子队的演出剧照

$%!$ 年码头号子队在巴西米达

索市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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